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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香
暮春，经历了一番番花开花谢之后，植物已

经成了这个季节的主角，这是植物的季节，也是
植物的盛世，它们葳蕤而又生机无限。

康巴文学 文化视野

黛玉论诗
通过读这些诗人的作品，看诗人的言行，我觉

得青年诗人林黛玉最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她的
诗论，对今天的诗人来说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九龙彝族火把节
康藏人文

九龙彝族火把节，彝语叫“都则”。 是彝族人民
的传统节日，在农历六月二十四举行。历史悠久，源
远流长，代代相传，年年欢庆。

6版 7版 8版

我的母校，我的师长
1969年春(那时是春季招生)，没读过

幼儿园的我背着妈妈手工缝制的书包，里
面装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支
铅笔、一个本子，书包带上系着一个小茶
盅(那时小学生的标配)，第一次走进校园，
成了一名小学生，当时叫“建设小学”，学
校位于州医院对门一片民房后面，一条二
十来米长的小巷穿过民房进入学校，校园
分上、下两个院坝，下院坝是一个泥土铺
面的操场，南北两端各有一片小小的柏杨
林，北端还有一幢木质二层已属危房的小
楼，四周布满了木竿做的斜撑，防止房子
倒塌，里面是教室和老师办公室，甘孜州
卫校初创时，也在这幢危楼中开展过部分
教学活动，我也是从这个危楼里开始了漫
长的学生生涯。操场西面有一个土台子，
是全校集会活动的主席台，土台子两侧是
去上院坝的条石阶梯。上院坝是教学区，
再后面还有一个石板铺地的庙堂，庙堂门
前有两棵参天的老槐树。

那时的小学生没有现在的孩子们紧
张，每天早上到校后都会在柏杨林中嬉
戏玩耍，男生大声地忙着打弹壳、跳拱、
滚铁环，女生悄悄的聚在一起抓子儿、踢
毽子、跳橡筋，上课铃一响，呼啦啦的从
各个方向奔向不同的教室。由于教室不
够，我们还实行“二步制”教学，就是两个
班分上、下午共用一个教室，三个同学共
用一套桌凳。学校后面的庙堂是厨房，一
个姓廖的老汉负责，我们都叫他廖伯伯，
每天给地质队、五·二医院等路远的学生
热饭(饭是学生自带)，给学生烧开水，课
间休息时，孩子们就拿自己系在书包上
的小瓷(铝)盅到保温桶前喝开水。冬天，
廖伯伯在我们到校前，就在庙堂的石板
地面上烧红了一大堆木炭，各班值日的
学生抬着火盆去领回火种和生炭，维持
一天的教室取暖。

课程分为政治、语文、算术、常识、图
画、唱歌、军体和劳动。语文第一课到现在
都清晰的记得，全篇课文五个字“毛主席万
岁”，这是我一生中最早学会的五个字，比
学会自己的名字还早。不论什么课都与政
治、军事紧密相关，图画课何德富老师教画
延安宝塔山，军体课张远成老师教队列、野
外拉练，劳动课除了打扫校园外，另一个主
要内容就是积肥(收集马粪、牛粪送到农
村)，学生的编制都与现在不一样，一个年
级叫“连”，一个班级叫“排”，一个小组叫

“班”，少先队组织被佩戴臂(胸)章的“红小
兵”取代，四年级时才恢复了佩戴红领巾。

1974年我完成了五年的小学学业(那
时小学是五年制)，毕业了，离开了建小的

校园，它给我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给了我细腻的关怀。

1974年，我从建小毕
业进入康中初七七

级六班，成了
我 家

的第一名中学生，那时没有重点、非重点
一说，全部就近入学，建小的毕业生只有
我和另一名同学付军波进入了康中校。新
的学校对我充满了新奇，从木柴检查站对
面，经过一段长长的陡坡穿过稻子坝村下
去，见到了康中校门，进门右边是两幢教
学楼，后面是食堂，再后面山坡上是一幢
图书室；左边是一溜平房(教师宿舍)；正中
是办公楼。记忆最深的是学校的男性老师
比以前的小学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让刚从
小学毕业，习惯了女性老师的温柔慈爱的
我产生了小小的恐惧，好在我的班主任何
建华老师是一名女老师。

中学的生活与小学的生活迥然不同，
首先是学科从算术、语文两门，一下子增
加到“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
学、历史、地理”八门主科，还有“农业基
础知识、生理卫生”等课目，学习的压力
陡然加大。

在那别样的时代，学校的课外活动却
是丰富多彩，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
召，全校师生硬是从图书室后面的山坡上
人背肩扛的运土，将教师宿舍背后的一片
荒地填上了厚土，改造成了“海绵田”，校
长王天星拿着尺子逐块丈量填土厚度是
否达到了最低要求一尺三寸。

化学课骆老师，带领学生到
驷马桥背“泥炭”(沼泽地里的腐质
土)，做的“九二O”肥，效果特好，
参加了州的“农业学大寨”成果

展；为毛纺厂搞热交换，利用温
泉水加热淡水，解决生

产用水获得成功。
地 理
课余

老师带领的“业余地震测报组”，兢兢业业
坚持观测、记录、上报，每周二晚上还参加
县地震办的会商会，成为地震“群测群报”
的先进集体，余老师还参加了全国的表彰
会，后来出任州地震局局长，是州里有名
的地震专家，还有同学选择“地震测报”为
自己的终生事业。

数学课刘老师负责的木工组，担负起
课桌凳等设施的修理工作，为学校节约大
量资金。

教室冬天取暖用的柴禾，还有做“叉
头扫把”用的细竹子，全部由学生自己去
山上砍回。

学校还每年组织学生为周边生产队积
肥、支援春耕秋收、自办农场、参加民兵训
练等活动，为丰富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吃
苦耐劳的品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课堂教学不足的问题。

那个年代社会生活条件极差，康中也
不例外，但每周一中午固定的烧豆腐却是
康中学子们至今难忘的佳肴。

在那秩序紊乱、人心浮躁的时候，学生
的恶作剧花样翻新，现在想来令人心悸。

一个冬天的早上，男同学将硫磺放入
取暖的火盆，然后把全部女同学关在教室

里，幸好被王泽云老师及时发现，不然后
果不堪设想。

一次英语测试，全班只有一人及格，
为了不被家长责问，我们几个男生居然跑
到老师家里偷走了全部试卷。

197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文革结
束的第二年，是改革开放的前一年，是上
山下乡的最后一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
年，特殊的年代注定了我们特殊的学生生
活。我们在这一年初中毕业了，特殊的年
代注定了我们特殊的命运，下乡、回乡、升
学、招工，不同的人生在面前展开，不同的
方式引导着不同的人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1977年我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了泸
定中学，开始了高中学习生活，学校位于
大渡河畔沙坝村中的一块坡地上，距县城
约两公里，不通公路，走过康熙年间的铁
索桥，再经过悬崖边上的小路进入学校，
沿途有“石和尚”、“垮白流”等，道路崎岖、
飞沙流石、危机四伏，安全到校是老师、家
长最关心的事。

走进校园内，右边高处有天主教堂，
男生宿舍(现在已从校园内划出)，一处供
应全校用水的水池，左边低处是办公楼、

教学楼、礼堂、食堂、操场和一
个圆形的观赏水池。校园绿树
密布，除了一般的观赏树外，还
有柿子、柚子等水果树(当然，都
是没等到成熟就被我们偷吃完
了)。清晨随着树上小鸟的吟唱，
一天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为了贯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面向工农”等教育方
针，学校除了上各类知识
课外，还开展大

量的学工、学农的内容，学校在田坝乡办
有校办农场、在泸定机械厂设有学工基
地、校园内有灯泡再生厂、业余地震测报
站，学校还有手扶拖拉机用于学生学习，
每年除寒暑假外，还要放各两周左右的春
耕、秋收的“农忙假”，但这个假期不是玩，
不管是城市、农村的学生，都要求到生产
队参加劳动。记得初三全学年数学课全部
是工、农业的应用课，上期为《农村会计》，
下期为《工业制图》，初中还专门设有“农
业基础知识(农基)”课，与“生理卫生(生
卫)”课一道构成类似现在中学开的生物
课。其中:业余地震测报站的活动和《工业
制图》课，为我后来学习建筑工程专业起
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那时生活条件极差，学校食堂除了轮
流供应米饭、面饭(一种纯玉米面蒸成的
饭)外，还供应过煮红苕(一两饭票称四两
红苕)，菜只有洋芋、白菜、萝卜等几样素
菜，但便宜，每月伙食费仅八元一角，对绝
大多数来自农村的住校生来说是实际的，
每周四下午吃肉(要另外给四角钱)时，香
气扑鼻，口涎四溢。

劳动是主要课程之一，每周都有一个
下午是劳动课，除了清洁校园、零散劳动
外，去粮站背粮，到收购站背菜、抬肉是主
要内容，由于不通公路，全校五百多名住
校生的供应全靠孩子们一人二、三十斤蚂
蚁搬家似的背回学校，通学生(不住校的学
生)对此还很有意见，因为他们不在学校吃
饭。去新华书店背教材也是重要内容，因
此每周都有班级去县城背东西。

那时交通极为不便，每到周末或放
假，不论你在磨西、德妥，还是岚安、烹坝，
也不论你家是机关、工厂，还是高山、河
坝，五百多名住校生浩浩荡荡呼兄唤弟，
一起徒步回家，假期结束后又结伙搭伴徒
步回校，农村同学还会背上几十斤口粮顺
路交给当地粮站，兑换成粮油供应凭证，
才能到学校换取饭票。

1977 年恢复高考后，学校也像全国
其它地方一样，集中精力抓教学，1978
年还在泸中、县二中、磨西中学高七九级
中开展统一测试，选拔成绩靠前的学生
组成了“高七九级三校联合重点班”，选
派磨西中学金仲伦老师为专职班主任，
抽派全校各科名师，并外聘二中刘毓俊
老师，康师校的杨老师，回乡劳动的原南
京工学院王德老师等负责该班各科教学
工作，还专门为该班的教室、寝室安装了
电灯(之前，教室和寝室是不通电的)，为
全州独创。我也有幸成为该班的学生。但
由于 1979 年高考政策规定，不能大、中
专兼报(这个政策空前绝后)，许多成绩
优异的农村同学，为了确保“跳农门”而
放弃了报考大学，从而严重影响了该班
的升学率。

岁月匆匆，光阴似箭，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已是一个花甲老人，那段艰苦而充实的中、
小学生活却始终在我脑海中闪现。在今
天教师节之际，我更想念我
的母校，我的师长
……

◎荆林钢 文/图

我是1969年进入康定建设小学（现民族小学）开蒙，1979年在泸定中学高中毕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的中、小学是这样度过的：

建小70级毕业照。


